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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間故事是經由廣大民眾口口相傳、集體創作的文學作品，在傳述過程中經過無數講述人的

增減修飾，因此往往透露出人民群眾集體的認知或情感。台灣是典型的移民社會，隨著人口的遷

入、時間、環境與情境的轉換，民間故事也不斷地傳承與變化，這些變化也適度地反映了人民的

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客家先民在跟大自然搏鬥、與閩南人、原住民交涉，在其所面對的種種生

存壓力之下，其對「命運」的觀感，自然而然地呈現在民間故事中。本文以人們如何認知命運為

切入點，理出龍潭鄉客家民間故事所呈現的命運觀。 

關鍵字：民間文學、客家民間故事、命運觀、龍潭鄉。 

壹、前言 

龍潭地區在數百年前曾經是平埔族霄裡社和泰雅族的獵場，是一個人跡罕至的蠻漠之地，它

的發展肇始於今天龍潭鄉的小村落–三坑子。據傳在康熙末年，有一批漳州人沿著大嵙崁溪（大

漢溪）而上，來到三坑子墾拓定居，但因為瘴癘、水患，未竟開荒之功而退。到了乾隆之時，此

地區開始設置隘防，以避免當時泰雅族的侵擾，有部分客籍人士便在此時來此充當隘勇來開墾土

地，漸漸地，客家移民就多了起來。1 

《龍潭鄉客語故事》2是桃園縣民間文學集的第六集，也是龍潭鄉的客家故事第一集。書中

收錄了十則民間故事，五則笑話。《台灣桃竹苗地區民間故事集》3中也收錄了幾則龍潭鄉的民間

故事，從這些故事中發現了很濃厚的命定運轉意識，筆者試著理出這些故事中所呈現的命運觀。 

貳、時代背景 

清朝初年客家人開始大量由大陸移民台灣，他們抵達台灣之後，發現平原沃腴之地早已被閩

南人所開發，只得朝自然環境較差，較偏僻的靠山地區或較貧脊的丘陵開發墾拓。因此，台灣的

客家人分佈於桃園、新竹、苗栗至臺中東勢間丘陵地及山谷間人數最多。他們首先必須克服大自

然的艱險環境，如〈渡台悲歌〉中所寫：「天下耕田用腳踏，台灣耕田用手爬，已多4耕田愛欠債，

莫非後世報前冤，耕田只可如挷草5，走盡江湖不識見6，就比孝家接母舅7，恰似烏龜上石灘，雙

手用爬腳用箭，天光跪到日落山，面目一身坭鬼樣，閻王看見笑連連，一日跪到錢一百，跪到三

日膝頭穿。」8顯現客家先民初抵台灣，面對險惡的自然環境，胼手胝足奮戰不懈，充分展現強

韌的生命力。客家先民除了要克服自然環境之外，還必須應付和閩南人與原住民的衝突，以取得

                                                 
1 李世榮、吳立萍，《台灣的老鄉鎮》，（台北：遠足文化，2003 年），頁 52。 
2 胡萬川總編輯，《龍潭鄉客語故事（一）》，（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0 年）。 
3 金榮華，《台灣桃竹苗地區民間故事》，（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0 年）。 
4 客語中「已多」是很多的意思。 
5 客語中「挷草」是除草的意思。 
6 客語中「不識見」是沒見過的意思。 
7 客語中「就比孝家接母舅」是如父母死時跪著接母舅一樣。 
8 黃榮洛，《渡台悲歌》，（台北：臺原出版社，1997 年），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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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身之處或得到較好的生活條件。 

當人們直接面臨生存問題所引起的憂慮與恐懼時；當已是胼手胝足努力不懈，卻還是「一碗

飯無百粒米，一共蕃薯大大圈9」10時；當不幸的事情接踵而至，卻又找不到合理的解釋方式時，

這時候最容易興起對命運難解的感歎。唐君毅先生也說： 

即為人于當前所遭遇之環境，絕非己力之所以轉移時，即信此為一必然而不可轉移之命運。

無論人於此命運觀視為上帝或天神所預定，或前生之業所定，或自然社會之因果關係所定，

或指示一盲目之命運之如是如是，在人之安於此命運處，皆須取同一的將其意志慾望，加以

壓服，更加超化之態度然後人能安於此命而無怨。
11 

民間故事是經由廣大民眾口口相傳、集體創作的文學作品，在傳述過程中經過無數講述人的

增減修飾，因此往往透露出人民群眾集體的認知或情感。台灣是典型的移民社會，隨著人口的遷

入、時間、環境與情境的轉換，民間故事也不斷地傳承與變化，這些變化也適度地反映了人民的

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客家先民在跟大自然搏鬥、與閩南人、原住民交涉，在其所面對的種種生

存壓力之下，其對「命運」的觀感，自然而然地呈現在民間故事中。下文以人們如何認知命運為

切入點，理出龍潭鄉客家民間故事所反映的命運觀。 

參、命運觀 

唐君毅在《中國哲學原論》一書提到： 

中國先哲言命之論，初盛於先秦，孔子言知命，墨子言非命，孟子言立命，莊子言安命順命，

老子言復命，荀子言制命，易傳、中庸、禮運、樂記言至命、俟命、本命、降命。諸家之說，

各不相同，而同遠源於詩書中宗教性天命思想。12 

由此可知，中國人對「命」的思考是淵遠流長的。由殷墟卜辭的大量祭祀紀錄，可以證明當

時的人民相信人的命運無論大小都由鬼神掌控。到了周朝，則慢慢演變為人格化的「天」來影響

人們的生活，決定人民行為舉止的吉凶，成為具有主宰人事權威的天命意志。西周滅亡後，原本

運作正常的宗法制度和封建制度，受到了莫大的衝擊，政紿秩序混亂，人民的生活隨之改變，不

再和諧穩定，在心理上感知到世事無常，強化了對命運的感受。13 

而後出現的孔子，知天命、敬天命，相信自己負有天命，但也深知人是有命限的，仍然會有

很多無能為力的時候，例如：生死、富貴、疾病、死亡、成功、失敗，這些並不是個人所能改變

的。然而，孔子並不是消極的認命不努力，而是行其所當行，知其不可為而為之，努力的去實踐

自己的使命，持平的去看待生命的限制。 

從印度傳入中國的佛教有「業」的觀念，「業」不單純指外在的行為，也包含了內心的意念。

認為人的行為必然伴隨相應的果報，好的行為就會產生令人快樂的結果，壞的行為則會導致令人

                                                 
9 客語中「大圈」是大塊的意思。 
10 前引黃榮洛，《渡台悲歌》，頁 30。 
11 唐君毅，〈辨孔子教中之求仁之道與其言天命鬼神之涵意〉，《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 12 期，香港，1970

年，頁 26。 
1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北：學生書局，1976 年），頁 521。 
13 蔡月娥，《臺灣閩南語故事之命運觀》，（台北：台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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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結果，眾生之間彼此的差異，就是他們行為結果的差異。所謂「一切生皆死，壽命必歸終，

隨業受緣報，善惡各獲果，修福上昇天，為惡入地獄」。14 

而道教結合了民間善惡懲報及佛教輪迴觀念，有所謂的「承負」的觀念，「承」，指後人承受

先人的過失之責或功德之祐；「負」，指先人有過失或功德而遺惡果或恩澤於後人。係指先人的過

失必須由後人承擔，然而，為什麼先人的過失會變成後人的負擔？有學者認為是宗教對於「善有

善報，惡有惡報」的期望無法實現，因此創出「來生說」的理論，並且認為道教的承負應該就是

中國傳統《易傳》之「餘慶」和「餘殃」說的發展。15 

由以上儒、釋、道三家對命運觀的看法，可以略見各類命運觀的出現與發展，本文的命運觀

類型即在這樣的原則下，考察龍潭鄉客家民間故事命運觀類型，分成宿命論、德報論及偶然論三

種類型。16 

一、宿命論 

宿命論是指命運的主宰者被認為是一個非人格性的、井然有序的宇宙體系。人們不可能與它

建立任何關係，因此沒有辦法對自己的遭遇作任何程度的改變，也沒有辦法祈求或祭祀它。17在

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很容易產生一種絕對命定的觀念，就是宿命論。 

《龍潭鄉客語故事（一）》中，有一則〈挑柴〉，18內容是說：阿滿是一位很孝順的人，他靠

撿柴維生，他的媽媽希望他趕快娶親，可是他沒有錢。有一天晚上他夢到一個土地公跟他說他福

氣到了，可以得到錢財了。他去山上撿柴撿累了，靠在大樹下休息，有一隻守財的奴才鳥跟他說：

「你可真狠心啊！我幫你看管你的錢很多年囉！」阿滿去砍那棵大樹，結果從樹幹裡掉出很多

錢，他趕快回家拿布袋裝錢。但是當要再去裝第二次時，錢已經消失了。他靠這些錢娶了太太。

這個故事流露出宿命的思想，認為錢是命中註定的，該有多少就有多少。 

《龍潭鄉客語故事（一）》中，還有一則〈認命的故事〉19，故事內容是：從前有三兄弟，

老大很肯做事、很努力；老二是殺猪的，很認命；老三覺得要靠天吃飯，整天在床上睡。有一天

大哥在山裡打獵，用鋤頭挖到一缸雨傘節，大哥覺得小弟太懶惰，就把屋頂上的屋瓦掀開來，把

整缸的雨傘節倒在小弟身上，小弟一直叫：「好了！老天好了！這麼多錢掉下來，夠了！」老二

每天殺完猪後，就把猪骨頭堆在一個房間裡，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一位會算命取寶的紅毛番，老二

                                                 
14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二冊 No. 100《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三 CBETA 電子佛典 V1.30 普

及版。上網日期：2009.11.21，網址：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02/0100_003.htm。 
15 前引蔡月娥，《臺灣閩南語故事之命運觀》，頁 29-30。 
16 前引蔡月娥《臺灣閩南語故事之命運觀》中，將命運觀分為「道德中性的命運前定論」、「道德正命論」

及「非道德意義的命運偶然論」。在「道德中性的命運前定論」下分：神意論、宿命論；「道德正命論」

下分：德報論、果報論。就筆者目前採錄到的故事中分析、歸類，僅有宿命論、德報論及偶然論，故僅

分三種。 
17 陳寧，〈命運可預知而不可改變之觀念的產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六卷第二期，台北，1996 年，

頁 147。 
18 前引胡萬川總編輯，《龍潭鄉客語故事（一）》，頁 72-97。 
19 前引胡萬川總編輯，《龍潭鄉客語故事（一）》，頁 1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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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他提皮包，希望可以分到一點福分。這個紅毛番經過三兄弟的家，看到堆猪骨頭的房間就說：

「把房子賣給我吧！房子裡面有寶物」。所以，老二就變得很有錢，而老大耕田耕到老。這個故

事也很明顯流露出錢財是是命中註定的意識，而且它也提及了「認命」和「靠天」的觀念。 

〈目光短淺的老公〉20是屬於 947A 型【橫財不富命窮人】的故事，故事中的妻子命中注定

是有錢人，但她的丈夫誤會她外遇就休掉她。後來她改嫁變得很有錢，但她的丈夫落難變成叫化

子，到處向人乞討。有一天這個丈夫到一個有錢人家裡乞討，這個有錢人的太太就是他的前妻。

這個妻子顧念舊情，就在紅龜粿裡包銀子給他，一個紅龜粿包兩兩銀子，包了五十個，總共一百

兩。她還交代這個前夫不能把粿賣掉，如果粿吃完了就再來討。這位丈夫在回家的路上，就把粿

賣掉了，只留了兩個打算當晚餐和隔天早餐吃。當他回家把粿蒸熟切開時，才發現裡頭包的是銀

子，也才想到那位有錢人的太太就是他的前妻。他覺得自己沒有福氣，也很後悔休掉前妻，就把

兩個眼珠子挖掉。這個故事中，丈夫就是沒有福氣，以致先休掉妻子，無法分享她的福份，後又

賣掉紅龜粿，連到手的錢財都得不到。 

這些故事都說明了，有錢沒錢，命好命不好，全都是命中註定，無法後天改變的。這是中國

自古以來，根深蒂固的宿命觀，也在勸人凡事不用強求，該是你的就是你的，不屬於你的強求也

沒有用。趙景深先生說：中國的民間故事大多是「宿命論」，不過這種宿命論是樂觀的，不是悲

觀的。用常說的「樂天知命」，大約可以說明中國老百姓的心理吧？21在困難的生活環境中，這種

「樂天知命」的想法，教人要守本份，不要貪圖意外之財，因為人各有命，不應胡亂強求，也許

正是中國社會，大致說來，沒有太大的人為災禍（戰亂），長期維持穩定的原因吧。 

二、德報論 

依據道德命定論，人的命運禍福由一個超自然的道德主宰，根據人的道德行為，規定善者得

福，惡者遭禍，如「積善之家必獲餘慶，積惡之家必有餘殃」。由於這一主宰有道德性和理性，

監視人的行為善惡，人可因為自己過去的道德行為得到福，如果遇到災禍時，也可以依靠新的道

行為感化命運作宰，達到消災的結果。
22
 

「德報論」故事中「行善必得福報」的想法，是我國既存的一種民間通俗的命運觀念。早在

殷周時代，人們就已經深信鬼神能賜福降禍，敬事鬼神能求取好運；反之則難逃災禍。西周代殷

之後，人文精神萌芽，先秦諸子大多企圖以倫常道德來取代傳統的鬼神信仰，將原本宗教意味濃

厚的報應觀，轉化為富有道德意義的報應觀。
23
 

《台灣桃竹苗地區民間故事集》收錄了一則「留一犁」的故事，是 2000 年 6 月 3 日由龍潭

鄉的游金華先生講述的，故事內容如下： 

有一個姓劉的人，每次去考試，都有一個老人來指導他如何作答，因此每次都順利通過。最

                                                 
20 前引胡萬川總編輯，《龍潭鄉客語故事（一）》，頁 122-133。 
21 劉萬章編，《廣州民間故事》，（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0 年），頁 11。 
22 前引蔡月娥，《臺灣閩南語故事之命運觀》，頁 90。 
23 咸恩仙，《話本小說果報觀研究》，（台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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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到京城去考試，試題很難，老人又出現了，他就問：「老伯，您叫什麼名字？為什麼

每次都來幫助我？」老人說：「我叫劉一犁。劉是劉備的劉，犁是犁田的犁。」至於為什麼

來幫忙則沒有說，姓劉的書生心想，或許他是我爸爸的朋友吧！考試放榜，這人中了探花。

回去以後，他告訴他爸爸說：「奇怪，我每次考試都有一個老人來指導，所以每次都很順利。」

他爸爸說：「你有沒有問他叫什麼名字？」這人說：「有啊，他說他姓劉，叫劉一犁。」這人

的爸爸想來想去想不出有這麼一個朋友。後來忽然想到，他家的田裡有一個不知是誰的無主

孤墓，他犁地時不但沒有把它犁平，還留出了一犁長度的地給它，這一定是墓中亡者來回報

他的，因為劉一犁實在就是「留一犁」！24 

這是一個「陰德陽報」的故事，主角的父親因為寬厚前人，刻意的留一犁地給這無主孤墳，而善

果則報應給他的兒子，這也顯現厚德者，子孫必有餘蔭。 

《台灣桃竹苗地區民間故事集》裡另有一則〈夭壽紋〉的故事，也流露出「行善必得福報」

的信念，故事大要是：窮秀才出外教書，有個看相的人說他臉上有夭壽紋，活不過明年，於是他

年底領了一年的薪資回家過年，半路上遇到窮人帶著子女準備跳河自殺，他及時阻止了他們，還

把薪資全數給他們，自己兩手空空回家。因為沒錢所以上山偷地瓜，卻被地瓜的主人抓到，他只

好告訴他實情，主人同情他，收他做養子並供他上京考試，中了狀元。他因救了母子三條人命，

所以他臉上的夭壽紋消失而得享長壽。25 

古人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夭壽紋〉中的主角因救人的善行，而免於夭折的厄運，

這是以德更命的例子。 

相較於「宿命論」的消極命定，「德報論」講求積極地超脫個人天生的命限–即便「命中註

定」，但最後結果的吉凶禍福、得失成敗，卻有可以掌握在個人手上的部分：只要你願意行善、

願意積德。 

三、偶然論 

人的一生中，常常有一些偶然發生的事件，看起來很單純，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關係，但它卻

影響了個人一生的命運。「善有善報，惡有惡報」的邏輯雖然深植在一般人的心中，但卻也明白

「偶然」事件客觀存在的事實。這種由自然人事遇合的客觀事實所構成，既不含善惡道德，也不

被任何神祇或其他超越力量所預定的人物命運，稱之為「偶然論」命運觀。26 

《龍潭鄉客語故事（一）》中的〈賭狗三〉故事
27
，主角賭狗三是一位愛賭博的人，有一天他

把錢賭光了，沒有地方可以落腳歇息。他聽說有一棟房子裡面有怪物，只要去住的人，天亮時都

會被怪物吃掉，所以沒有人敢住。賭狗三請求屋主讓他住在這棟房子裡，就算被怪物吃掉也沒關

係。第二天，賭狗三完好如初，屋主覺得他很有福氣，就把房子送給他，還把女兒嫁給他。這個

                                                 
24 前引金榮華，《台灣桃竹苗地區民間故事》，頁 79-82。 
25 前引金榮華，《台灣桃竹苗地區民間故事》，頁 102-105。 
26 前引蔡月娥，《臺灣閩南語故事之命運觀》，頁 109。 
27 前引胡萬川總編輯，《龍潭鄉客語故事（一）》，頁 9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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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賭狗三不是因為努力，也不是因為命中註定，而是因為一個「偶然」，獲得了房子和妻

子。 

「行善得福，行惡得禍」這樣的觀念，在現實生活中，不一定是放諸四海皆準的。許多忠厚

善良的老百姓，卻反而窮途潦倒，雖說因果報應不爽，但也常有報應多爽的時候，甚而時有「好

人不長命，禍害遺千年」的例子。因此，有的人對命運有了新的詮釋，例如東漢的王充在《論衡．

幸偶》篇中主張人生的禍福是由社會環境偶然所促成，與自身善惡無關。上述〈賭狗三〉的故事，

為這樣的詮釋提供了一個很好的註腳。 

肆、結語 

龍潭因地勢高亢、土壤貧瘠及水利不便等天然因素，使得先民在開發的時候就遭受到移墾上

層層的困難。早期閩粵雜處，因此除了與險惡的大自然抗爭，還須與閩人爭地，再加上政治的轉

換、社會的變遷，這些都讓人們承受了不同的壓力，產生了不同的情緒反應，而這些情感往往透

過故事中的人物來表達對命運的感嘆。 

「宿命論」是國人的傳統觀念之一，這種命運觀帶有宗教信仰的傾向，當人們認為自身的存

在是受神靈或任何一種力量所安置時，人無論如何，無法脫離其掌控。而當人們開始產生自覺，

人文精神開始萌發，認為可以靠著自身修養行善而改變命運，這是所謂的「德報論」。然而，生

命中的禍患與福分沒有一定的法則，當人們漸漸發現這點時，「偶然論」的命運觀便因而產生。 

宿命論在人們遭遇挫折、不幸時，幫助人們安分認命，不逾矩不做非分之事。德報論教化人

們要積極行善積德，改變原本不好的命運。偶然論則解釋了生命中一些無法預知、無從避免的磨

難或者偶然獲得的好運。從龍潭鄉的客家民間故事中，我們理出了這些命運觀，除了呈現故事的

教化功能之外，也顯現了先民在面對生活時流露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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